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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

一

一幢建筑物，往往就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。

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你听我给你讲讲花园街五号的故事吧。

二

凡是古旧的建筑，往往会成为一块碑石，记载着时代的兴衰，

尘世的沧桑，家庭的嬗变。只要它不倒塌垮掉，只要它还矗立着，

那些愉快的、甜蜜的、辛酸的、苦涩的，乃至于充满血腥气的往

事，都会时不时地在居住过这幢房子的人的脑海里泛起。哪怕这幢

建筑物已经荡然无存，哪怕只剩下名义上的遗迹，你放心，也会有

人来凭吊的。

但我要给你讲的花园街五号，至少再有一个世纪，也不会坍塌

垮掉。这幢座落在市中心晨光公园附近的花园洋房，在我们临江

市，是数一数二的漂亮住宅。

晨光公园地处市区繁华热闹的地方，但花园街却是条闹中取静

的马路，而五号院又被密匝匝的树林围绕着，是个更加僻静幽深的

院落。远远望去，只见一群鸽子时上时下地飞来掠去，根本看不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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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座两层楼的洋房；待到靠得很近时，才能透过枝叶的缝隙，大致

窥探到这幢俄罗斯风格建筑物的轮廓。

但是，倘若无人指路，你是决找不到花园街五号的门牌的。而

且，我还要先给你打个招呼，假如你在那密匝的树林外面来回张望

寻找的话，不定哪棵大树的树干后面，会走出来一位值勤的解放军

战士拦住你的去路。尽管很客气地请你止步，但由于太突如其来，

准会在那阴森的密林里，吓你一身冷汗。

你肯定明白了，这幢有战士警卫的高级住宅是谁在居住。不

错，我们临江市的市委书记是花园街五号院的主人。

哦，你可要注意保密啊⋯⋯

花园街五号从它落成那天起，一直到今天，已经过去半个世纪

了。五十年来，它换了四个朝代，五位主人。有的住得年头长些，

有的住得年头短些。但你记住，所有在这幢洋楼里居住过的人家，

都是当时临江市最具有权势的首户、能够决定临江命运的人物。咱

们掰着指头算吧，第一个主人是建成这幢房子的白俄贵族康德拉季

耶夫，侨民协会主席；第二个主人是著名的胡匪出身、伪满时期临

江的驻屯军司令兼警察局长刘大巴掌，第三个主人是解放后我们党

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吕况；第四个主人是十年浩劫期间造反起家的市

革命委员会主任。现在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式任命的市委第

一书记、兼代市长的韩潮和他的老伴、市文联副主席吴纬，还有他

们的儿媳、《临江日报》的记者吕莎，一家三口人居住着这幢房间

并不太多、而占地面积未免太大的花园洋房。

至于韩潮的儿子大宝，咱们还是先不去打扰他，让他在市郊温

泉镇的精神病院里安心静养吧！

据我了解，韩潮并不十分乐意离开他当公安局长时居住过的那

座四合院，而搬进花园街五号。但是，你也知道，我们社会里不乏

这类聪明角色，他们的哲学是：只要长官骑马，等而下之，他们骑

驴、骑骆驼都是合理合法的了，于是硬撺掇吴纬、吕莎去说服动员

老头子搬家。好像临江市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谁是第一把手，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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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得住花园街五号，有点类似美国的白宫和英国的唐宁街首相官邸

一样。

韩潮不喜欢这幢房子。说得夸张一点，我们这位工人出身的市

委书记，从心底里厌恶这幢谁住进去谁都没得到好结果的花园街五

号。请不要笑话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，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会产生

宿命论的唯心观点。因为房子的历史，确实也是这样写的。

那个如今蹲班房的市革委主任、有几条人命的造反派头头（吕

莎的爸爸、第一任市委书记吕况，就是在他的刑讯逼供下丧命的），

得到一个无期徒刑的下场，命运还算不错的咧，至少他可以得到善

终吧？而那个白俄贵族，那个伪满警察局长，却和吕况一样死于非

命啊！

现在，坐着轿车回家的韩潮，看到那群飞翔着的鸽子，马上皱

起了眉头。也许今天一早被刘钊（也是在花园街五号居住过的人，

他爸爸就是被韩潮亲手镇压了的刘大巴掌）拉去视察即将交付使用

的沿江新村，累得精疲力竭的缘故，心绪不好。所以对他儿媳豢养

的这群鸽子，感到格外的厌烦。他觉得这些爱咕咕的生物，有某种

特异的禀赋似的，总是云集在那封闭的顶楼圆窗前面。康德拉季耶

夫死在那里面，刘大巴掌死在那里面，吕况也是在顶楼里咽完最后

一口气。你说，鸽子老在那里停歇，是不是有点蹊跷？

按说，韩潮是干公安出身的，自然不会相信什么鬼神。可他是

临江土生土长的人，这幢房子在建造时，他当过小工。对它的五十

年历史，他了解得一清二楚。尽管他应该算是绝对的无神论者，但

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以前居住过的四户人家，都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

重复着基本上相同的不幸结局，那就是———

后一户总是把前一户干掉，才搬进去住；

每一户的上代人和下代人总是悖谬、冲突、决裂，甚至于还有

砍掉老子头颅的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我们的市委书记闭上了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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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人世间都得像蝉蜕壳一样，要经历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么？难

道这个过程一定是那么严峻，那么沉重，乃至于充满着苦痛么？

四

摩托车的响声从脑后玻璃窗外传过来。

吕莎，准是她！韩潮眼皮抬也不抬地想着。这位《临江日报》

的记者，本身就是惹人注意的新闻人物。但她好像还嫌不够似的，

总是骑着摩托车，留着披肩发，穿着最时髦的、凡人不敢问津的服

装，在大街上风驰电掣地疾行着。果然，她的摩托车超过了轿车，

拦住了去路。

“怎么回事？莎莎！”韩潮把头探出车窗外询问。

她跨在摩托车上：“爸爸，你还没有看完！”

“够啦！”

“干吗走啊？大伙儿还等着你的指示呢！”

“他希望我对沿江新村唱几句赞美诗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有那份

雅兴。”

“我真奇怪，爸爸，你干吗吹毛求疵，横挑鼻子竖挑眼？你干

吗自尊心那么强，忌妒你的部下？你干吗不承认刘钊就是比我们党

里那些白吃饱、饭桶、寄生虫要强得多？爸爸，你怎么不想想，一

千多户人家马上可以欢欢喜喜搬进新居，是个什么心情？共产党治

理临江三十多年，可曾有过这么一天？你泼那些冷水，简直不可理

解，生那些莫名其妙的气，是毫无道理的。你说我还报道不？”

看来她很激动，满脸绯红，双目闪出忿忿不平的神色。

“我并没有拦着你，莎莎！”

“我们报社主编只会看你脸色行事，只会唯唯诺诺，只会做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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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文章。”她那满脸鄙夷的神气，表明了她心口一致的性格。

“莎莎，你这样议论别人，好吗？”

“我一向实事求是，从我老爹开始，临江容不下人才！”

“够啦，莎莎，你要写就去写吧，但是———”韩潮举起一个手

指头，威胁地，“不许吹捧刘钊！”

“我干吗给他当吹鼓手？”吕莎说完，准备骑上摩托去报社。但

细细琢磨她公公的这番附加的意思，便又跳下来，跑到轿车旁边，

俯身朝后座上的韩潮问：“为什么不可以给刘钊鼓吹鼓吹呢？爸爸，

我倒要请问！”

“好啦好啦，莎莎，你让我回家去清静会儿，我太累了！”说

完，韩潮闭上眼睛，不再理她。

“我知道你的烦恼所在，爸爸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写一部新的

《官场现形记》。”她用威胁的口吻说，然后，离开车窗，跨上自己

的摩托，一溜烟地消失在树林间的小路上。

韩潮对给他开车、早年间给吕莎爸爸开过车的司机说：“纯粹

是被她爹妈宠坏了。没想到一辈子谨小慎微的老吕，倒有一个和他

性格完全相反的女儿。”

年老持重的司机笑而不答，稳稳当当地把车朝隐在树林里的花

园街五号开去。

这是晨光公园里面最冷落的地段。喧嚣的市声全被树林挡住，

静得连那种叫做“树串儿”的小山雀的啾啾声，都传进了车窗敞开

的轿车里。他记起在敌伪时期和老伴吴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，常常

装作热恋的情人在这里秘密接头。“树串儿”是他俩的忠实警卫，

只要稍有动静，这种小不点儿的鸟便扑楞着翅膀飞起来。

哦，他这才感到自己的脑袋松快一点。

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，再加上内部机件不灵，心脏啊，腰腿

啊，都好像超过了保险期限，在沿江新村多爬了几幢楼，就深感力

不从心了。

一九四五年，我们这位市委书记单枪匹马，从眼前的树林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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潜入花园街五号院里，会合上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刘钊，生擒活捉了

刘钊的老子刘大巴掌，把他推上顶楼，以革命的名义，处决了这个

罪恶累累的伪满警察局长。哦！当年的韩潮也不知从哪儿来的神

力，简直像剑侠小说里的镖客，飞檐走壁，穿房越脊，如履平地似

的轻捷。如今，多走几步路，便气喘心跳，他不由得感慨：“一个

人的黄金时代，毕竟不是那样长久的啊！”

所以，省委提出来要他考虑一下接班的人选，想听听他的意

见。看来，人总是要离开舞台的，职务总是要交出去的。他叹了一

口气：“想不到这一天说来就真来了，人生实际上是很短促的。”

人生一世，最使英雄气短的，莫过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期

望的结局终于到来。正如在轿车前面的路旁标牌上写着的“游人止

步”四个字一样，到了自己应该止步的日子，无论如何不是件惬意

的赏心乐事。“再见吧，花园街五号！”韩潮在心里说，“也许，说

不定我倒是最体面地离开这个院子的人呢⋯⋯”

那群鸽子一点不怕人地朝轿车飞过来。

五

你在花园街上，决找不到五号门牌。正如在电话簿上，找不到

市委书记韩潮家的电话号码一样。五号院的大门，是在晨光公园里

面开着的。当然，安全是有了，但离群索居的味道，也是相当浓

的。现在，那扇总是紧闭着的大门居然敞开，而且还停放着一辆陌

生的轿车。

市委书记家里的客人是有限的，一般的平头百姓，或是普通干

部，通常都被警卫在一百米外挡了驾；而有资格进五号院的，自然

是临江市的一些头面人物了。

韩潮正纳闷着，轿车在飞蹦的鸽群簇拥下，开进院里。他即使

展开最丰富的想象力，也万万想不到这位不速之客，竟是一个黄头

发、蓝灰色眼珠、高鼻梁的外国人。他走下车时，又仔细地看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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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，差点没脱口叫出声来：“天！这不是那个被活活掐死的康德拉

季耶夫又回到人间来了么？”

历史当然不会倒转，死去近半个世纪的那个白俄侨民协会主

席，一个据说有伯爵头衔的富翁，自然是不会复活的。那么，这位

不速之客是谁？和韩潮记忆里的伯爵惟妙惟肖，不但外貌酷似，神

态相仿，甚至那种没落衰微的贵族气质，也一模一样。要不是存在

着漫长的时间差距，和活生生的现实感，我们的市委书记肯定认为

自己背晦倒霉，大白天碰见鬼了。

韩潮马上想起，这人大概就是刘钊在一次会议上提到过的，来

临江旅游的奥立维·康德拉季耶夫了。

他应该是伯爵的孙子。

可外国人的年龄不太好估，究竟是四十几，还是五十几？韩潮

拿不准。他发现，洋人在壮年到暮年这个阶段上的差别，不像中国

人明显。在咱们这块宝地上，只要年岁一过半百，很像秋后的庄

稼，一天一个成色，老起来可快了。

可不么？连当年那个国高生、警察局长的少爷、当过右倾机会

主义分子，在劳改农场戴过脚镣的刘钊，浪费了大好青春以后，也

都五十出头了。

“是他。是这个该死的不管部长引鬼上门，把洋人领到院子里

来的。怪不得他不早不晚，偏偏今天要我去视察沿江新村⋯⋯”

人到了怕老的年纪，往往最忌讳别人把他当作老糊涂，明里暗

里地作弄。只是到了老得不行的时候，才会甘心受人糊弄，或者竟

不觉得糊弄为糊弄，甚至于已经口歪眼斜、言辞不利了，马屁精恭

维几句“老骥伏枥”、“洞察秋毫”之类的话，居然还认为自己精神

矍铄、头脑清醒哩。这样的人韩潮见识得多了去了，但怎么也没想

到，居然自己一下子也成了别人摆脱不掉、可又不能不敬重的负

担。该死的刘钊竟会用这种糊弄的办法来对付自己。他恼火，他烦

躁，他甚至有点恨刘钊这混账⋯⋯想到这里，韩潮真想在门口台阶

上回过头来，对草坪上站着的老外和陪同者大喝一声：“给我滚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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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！”

倘若眼前的事情是发生在十年浩劫前，当他还担当公安局长的

时候，这位火暴神，这位雷公菩萨，肯定会像非洲丛林里的雄狮那

样怒吼起来的。然而现在，不知怎么搞的，连发脾气的劲头都不如

早先了。虽然肝火旺，动不动生气光火，并不是什么值得赞美的品

德，但是一个汉子，能够爆发出雷霆万钧的怒火，也是一种力量的

表现啊！

老了，力不从心了。省委的话说得既客气，又婉转，完全考虑

到老同志的感情和心理。但是，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自然法则，总

不能把接力棒老是捏在自己手里，不往下传递呀！那岂不是要惹得

看台上的观众起哄么？

可是，让我们市委书记踌躇的是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刘钊。这

个毫不买账的家伙，像阿拉伯神话里从瓶子中释放出来的妖魔，变

得愈来愈不可忽视。大伙儿的意见，社会上的舆论，家庭里的赞成

票，好像应该挑选刘钊才是。然而，老市长许杰———哦，让我们祝

福他早日恢复健康，他从五十年代由临江市调省工作以后，始终关

怀着临江市的五十万人民啊！———在病榻上给韩潮打来电话，再明

确不过地举荐了市委常委、第一副市长丁晓。

“你看，是否以姓氏笔划为序？如何？”

你可以想象，韩潮该多么为难了。

六

一大清早，刘钊就来花园街五号等着陪他去视察沿江新村。韩

潮一点也不喜欢刘钊这种自以为是、自作主张的神态。好像一切都

得由他刘钊安排，听他刘钊调度才行。可他现在连一个市委常委也

不是，明确的职务至今还没批下来，名副其实的不管部长。然而，

就是这位不管部长，此刻却在镶木地板的俄国地毯上来回踱步，对

市委书记讲述吸收外资的必要性。谈话时那种敢和领导人平起平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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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神态，也着实有失恭敬。唉！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，刘钊硬是不

在乎市委书记脸上的不悦之色。

“今天不谈这个，咱们看房子。”韩潮把他挡了回去。

“应该十个指头弹钢琴，不能总满足于手工业式的领导方法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站住了，“我知道，你不爱听，不过，换个别人，我

还不说。”

“走———”

在宽敞的大厅里，正碰上从大理石楼梯走下来的吕莎。显然是

刚刚起床，头发蓬松着，只是用手绢系了个结绾在后面，一副落拓

不羁的样子。穿着一件薄薄的纱裙，外露的部分也来免太多了些。

手臂上搭着一条大浴巾，看来是准备到洗澡间去。刘钊知道，这是

她爹妈给她培养出来的洋习惯，一早先进浴室。他给吕况当秘书的

时候，她正在读中学。他亲眼看到这位骄傲的公主，在无忧无虑的

幸福中成长，可以肯定，将来准是一个前程似锦的幸运儿。谁也料

想不到她今天的不幸———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妻子，过着一

种当然是很苦痛的生活———尽管她并未流露出来，但对于刘钊，那

对漂亮的眼睛是隐瞒不住什么的。

“哎，老朋友，你干什么去？”她扬扬手，问着。

“请老韩去视察即将交付使用的沿江新村，记者同志！”

“啊，没想到，你也学会了丑表功，难能可贵，难能可贵！”已

婚妇女对曾经死命爱过的男人，那感情是很复杂的。

“有什么办法，莎莎，人总是要适应环境的嘛！”

这时，她走到他们身边，用眼睛斜睨着刘钊：“我真替你害羞！

看来这种官场综合症，你也不具备免疫力啊！”

“走吧，走吧！”韩潮催促着。

也许因为她是自己老战友的女儿，跟儿子大宝结婚以后，又落

到这样一个境遇里，所以韩潮对吕莎的行为举止，性格脾气，以及

过激的思想，直言无讳的语言，无论怎样不合自己的胃口，也尽量

迁就，从不说她一句重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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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钊随着韩潮朝大门走去，一边回头笑着说：“莎莎，其实，

我也是不想为而为之，需要如此，我也就只好破例了！”

她撇撇嘴，扭动着细软的腰肢走了，那背影，还是当年婀娜动

人的少女神态。

在轿车里，韩潮郑重地向刘钊敲了警钟，别出花花点子，老老

实实地工作，不要想一出是一出。对从事领导工作的干部来讲，要

紧的是稳重二字。然后，他简直有些威胁似地扭过头来，狠狠地

说：“我对你说，刘钊，不要异想天开，所有别出心裁的人，最终

都要成历史的笑柄。”

刘钊才不在乎哩，何况他和韩潮、吴纬老两口有着非同一般的

关系，便轻松地朝后一仰：“其实，真正被历史打屁股的，是那些

落伍者。制造笑柄的是他们———”

“笑话我吗？”

“如果你真的到了闹笑话的年纪，也许我就不这样童言无忌

了。”

他相信这是实情话，自己还不到老朽昏庸的地步。他碰了一下

刘钊：“一个明白人，他决不会走得离大队太远，这是我对你的忠

告。人的可贵之处，就是善于总结经验，从走过来的路汲取必要的

教训。”

刘钊差点把头碰到车顶，一蹦老高地说：“得啦得啦，你也学

会念紧箍咒了！我真想不到———”

市委书记笑了：“也许这能治服你，784号！”

“哦，你还记得？”

“别忘了我当过市公安局长！”

刘钊一脸苦笑，也许 784这个号码勾起了他对那些暗淡岁月的

回忆：“不过，老韩，过时的符咒是不大有效验的，你放心，时光

是绝不会倒流的。”

“你当真了！老弟！可你应该明白我的用意”因为司机在前座

坐着，尽管是个绝对可以信赖的同志，也不便把话讲得太赤裸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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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“一动不如一静，这句话不仅很有哲理性，而且还符合斗争策

略！”

“我不懂，难道让一个外国人进到市委书记的住宅，就会坏了

共产党的风水？你接待一下这个奥立维·康德拉季耶夫，和他聊聊

他爷爷、他老子，有什么不可以？”

“我跟你声明了，今天，咱们看房子，不谈别的。”

沿江新村到了。几十幢六层居民楼顺着沿江的大堤一字排开，

十分壮观。他们俩走下轿车，发现丁晓的新伏尔加已经停在路旁

了。

韩潮当然明白刘钊为什么要抓住那位白俄贵族的后代不放，他

一不想捞个出洋考察的机会；二不想弄点兑换券、买点便宜货。但

是，这个野心家确实在打洋人那鼓鼓囊囊的钱包的主意。“利用外

资也不能不择手段呀！”他心里这样说。

朝新楼走去的刘钊，似乎猜测出韩潮心里在说些什么。他淡淡

一笑：“真正的党性原则，并不表现在口头或者形式的革命纯洁性

上。”

韩潮装作没有听见，对急匆匆迎过来的丁晓打招呼：“哦，你

来得够早的！”

五短身材的第一副市长，浑身透出一股聪明机敏的神气，满面

春风地笑着回答：“你是盖房子的专家嘛！这样不收学费的学习机

会，我哪能放过。”

是啊，论起盖房子，韩书记可算是个行家里手。三十年代，他

就在临江市当泥瓦匠的小工。花园街五号这幢俄罗斯风格的建筑，

就有他洒下的汗水。你说巧是不巧，当年盖房子的人，现在住在这

幢豪华的建筑物里。

“走，看看去！”

“看能不能给不管部长打个满分？”

像这样大兴土木，至少是临江有史以来的第一次。别说建国以

来，就是旧社会，伪满洲国，张大帅，也不曾有此壮举。马上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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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多户人家要庆贺乔迁之喜，作为一市之长，自然脸上有光。虽然

杯水车薪，来必能解决多年欠账，但只要这样下去，不再瞎折腾，

希望之火在老百姓心头燃烧，他们会有耐性等待的。

不过，市委书记欣慰之余，有股苦涩的滋味，在喉头鲠着。记

忆之所以可恶，是因为它不光是把那些美好的、充满了诗情画意和

甜蜜的场面，镂刻在脑海里；而且，还把那些苦痛酸辛、残破阴暗

的印象，深深地、永远也不能抹去地留存在那里。现在，望着那从

不停息、匆匆流过的江水，韩潮想起来了，不是在这儿开过现场批

判会么？大约有几千张大字报痛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钊的反党言

行。

不过，那时候比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批斗要文明些，不那么法西

斯，所以刘钊竟然还敢声明：“愿意顶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，去见

上带！”正是这个刘钊，简直冥顽得不可理解。他对主持批，判会

的丁晓和坐在丁晓后面的吕况说：“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，与其造

那么多炼不出铁的小高炉，还不如给老百姓盖一点房，改善居住条

件呢！”

“混蛋———”也在主席台上坐着的韩潮、当时的公安局长在肚

子里骂着。但他不是咒骂那些反动言论，而是痛恨刘钊的犟骨头，

一种要不得的臭知识分子的坏习气。

可谁能料到，把刘钊从拖拉机厂调到市里工作以后，就在这曾

经是小土群林立、火光烛天、卫星问世、蔚为奇观的地方，建成了

一幢幢居民住宅。老百姓是最讲现实主义的，如今临江市给刘钊竖

大拇指的人可不少呢！

看来，是非曲直，自有公论，历史，才是真正的审判官啊！

也许，在九泉下的吕况，心里更不是滋味。

七

“你还有完没完？莎莎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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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妈，你先吃，别等我！”洗澡间里传出吕莎的回答，同时，还

传出来阵阵悦耳的轻音乐声。吴纬摇了摇头，她估计儿媳正泡在浴

盆里欣赏电台专给她转录的轻音乐呢，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到地下室

餐厅去的，便又问了一句：“那你今天还去吗？”

“去哪儿？妈———”

看，她都把丈夫忘得干干净净了。今天星期五，正是医院准许

探视病人的日子。吴纬，作为大宝的妈妈，觉得有点心酸。可是，

又没有什么权利，而且也不忍心去责备她。一开始，吕莎并不乐意

嫁给大宝，而是压力和无可奈何的结果。紧接着“文化大革命”，

大宝好像终于找到自己在生活里的位置似的，和家庭决裂，起来造

反，结果精神分裂，成了偏执狂，住进了精神病院。害得吕莎说妻

子不是妻子，说寡妇不是寡妇，过着不尴不尬的生活。因此，吴纬

不便强求，伤心地走了。等到吕莎领悟到怎么回事时，湿淋淋地从

浴盆里跳出来，急忙裹了条大浴巾，拉开一点门缝说：“妈，今天

我要去沿江新村写一篇报道，这是全市人民都关心的事。对不起，

只好让你一个人去听他演讲了！”这时，吴纬早在地下室餐厅跟阿

姨商量今天的午饭、晚饭的食谱了。

生气了！———吕莎在想。

当她还没有嫁给大宝，还称吴纬是阿姨的时候，她们俩是很亲

密的。当她俩成了婆媳之后，再加上她和大宝的不和睦，做妈妈的

马上站到了儿子的立场上，曾经疏远了一阵。但现在，吴纬和老伴

一致，都特别地娇惯依顺着吕莎，谁让自己儿子疯疯癫癫的呢？再

说，偌大的花园街五号，要是没有吕莎的话，老两口的生活该多么

单调啊！人上了岁数，最最害怕的，莫过于寂寞了。

光是按她的心愿和兴趣调换工作这一项，老两口尽管有许多碍

难之处，但还是一而再，再而三地答应了她的要求。这一点，他们

是很感激丁晓的，一般地用不着韩潮和吴纬出面，副市长就给办

了。老实讲，包括丁晓在内，全市大部分区、处、局、委、厂、公

司等单位的领导干部，基本上都是吕况留下来的老班底，所以一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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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应，办个工作调转也并不困难。何况吕莎目前的身分，是市委书

记韩潮的儿媳，好多单位想把这位通天人物抢到手还来不及呢！

甚至她想出国蹓跶一趟的愿望，也得到了满足。一开始，韩潮

忍不住劝了几句，无非是如今出国成风，群众反应强烈，拿着国家

宝贵的外汇，胡花海花，影响不好。

吕莎一笑。那时她还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，也许整天闲得没

事干的缘故，才生出去外国观光的念头吧？“爸爸，你说的道理我

全懂，那么多人都借机会留了一趟洋———”她如数家珍般地掰着指

头告诉老两口，省里市里谁的儿子，谁的女儿，谁的小舅子，还有

谁的姑爷，都去见了世面，开了眼界，有的索性不回来，在那儿混

个自费留学。“那么，既然影响已经不好，再添上一个我又何妨

呢？”

“可也是！”吴纬被她逗笑了。

“起码我还精通英语吧？”吕莎不无骄傲地说。确实，在临江

市，有重要的讲英语的外宾来访时，是少不了她的。“爸爸，你不

管也可以，但是，你别干预，别阻拦，好不好？”

“又找丁晓？”

“我想丁叔会给我办成的。”

果然，成立了一个矿泉水考察团，把吕莎夹带着游了好几个国

家。最后，一是没有多少可以买东西的钱，二是考察矿泉水，不能

总待在大城市，三是紧张的日程（那是主人按照他们的生活节奏安

排的），使一向闲散慵懒惯了的娇小姐适应不了，没有完事，独自

提前回来，并且发誓以后再不出国，哪儿好也不如家里好。

“谢天谢地———”

被吴纬紧紧搂住的吕莎，很诧异她婆婆怎么冒出这么一句似是

而非的话：“怎么啦？您———”

“我们真怕你玩上瘾，以后老想出国呢！你不在家，屋子里空

荡荡地，可真想你啊！”

“你放心！”她摇摇头，“八抬大轿来请我，我也不去受那份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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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了。妈，你猜我这次出去的唯一收获是什么？”

吴纬望着那张白皙柔润、闪着魅人光泽的脸。

“我觉得当记者，也许更适合我的性格。”

“啊，又要调换工作？”吴纬的眼睛瞪得老大老大。

“我跟主编说好了，人家点头哈腰地表示欢迎。”

“你呀，你呀！莎莎⋯⋯”文联副主席除了叹气，一点办法也

没有。

“我一没偷，二没抢，三没做违法乱纪的事，值得你这么大惊

小怪吗？到了共产主义社会，每个人不再是职业的奴隶。妈妈，我

希望到更能发挥创造性的岗位上去，希望为党多于一点，干好一

点，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？”

“影响！孩子，主要是怕影响———”

她捂上耳朵：“得啦，你们成天考虑影响，战战兢兢，真没劲

透了。人只要活在世界上，只要呼吸，就会影响别人。至少你呼出

来的碳酸气，还会被别人吸进去呢！难道会因为怕这种后果而把自

己憋死么？世上不存在那样的傻瓜。妈，你跟组织部门打个招呼，

让他们抓紧把手续办一办！”

“莎莎⋯⋯”吴纬想让她死了这颗心。

“不！”吕莎缠住不放，她是个要星星月亮，马上就得蹬梯子上

天去摘的主，决不会轻易罢休的。

也许因为她是吕况的亲骨肉，老战友的孩子，这种同志之间的

情谊，使韩潮夫妇不忍苛责。人是个感情动物，何况吕况两口已

故；自己的儿子又成了废人，只有她是两家人唯一可指望的后代，

所以，当韩潮听到老伴要去找机关党委调吕莎到《临江日报》的时

候，尽管嘬了半天牙花子，最后还是把这位尊贵的儿媳叫来，给她

交待：“莎莎，就这一回，下不为例！”

然而，吕莎却莞尔一笑，眼角里流露出的语言，似乎是觉得老

两口如此郑重其事，未免太小题大作：“干吗这样形而上学呢？爸

爸！人才自由流动，恐怕是今后发展的趋势。因为这不仅仅是解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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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力的问题，而且也是防止官僚主义的措施。官僚主义只要庸

才，不要人才，所以人才被束缚、被压制、被扼杀。有了自由流

动，让官僚主义唱空城计，玩不转，就该傻眼啦！⋯⋯”一番话，

说得老两口哭笑不得。

“要你爸活着，又该骂你叛逆啦！”

她把头一仰，那长长的秀发，披散在半裸的肩头：“他倒不叛

逆，总那么虔信，总那么诚惶诚恐，结果在红旗下面被乱棍打死！”

像是给了一记闷棍似的，韩潮一下子懵住了。

吕况就是在他们现在谈话的客厅头顶上，花园街五号最高的顶

楼里，活活给折磨死的。

那天，他这个临江第二号走资派也在场，吕况以后，下一个该

轮着他到顶楼里去接受触及灵魂的批斗。在楼梯口被押解等候的半

个钟头，每一分钟几乎比一年还要长得难捱难熬。直到今天，他还

记得吕况用生命最后的力量，吼出来的一句话：“毛主席啊，我没

罪啊⋯⋯”

然后，是长时间异样的沉默，良久，顶楼的门打开了。也许因

为楼道光线暗淡，猛然间，韩潮觉得小小的顶楼里，一片血红。墙

上的红旗，手里的语录，胸前的纪念章，沾满鲜血的凶器刑具，和

几乎成了血人似的躺在地板上的吕况，以及那双汪着血水、带着惊

异和难以理解的表情、始终也不闭的眼睛，一切一切，都好像用鲜

红的血洗过似的。

啊！那双死后还张着的眼睛，也许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觉醒。然

而，太晚了⋯⋯

想到这里，韩潮站了起来，走到大写字台旁边，拿起电话。一

边拨号，一边思忖：“对莎莎这项并不过分的要求，为什么不能满

足呢？⋯⋯”他从他老伴的目光里，似乎也看到了赞同的表示。也

许让吕莎忙一点，累一点、生活充实一点，说不定倒可以使她淡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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